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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

我能正确记忆到我小时的一切，大约在两岁左右。我从小到四岁

左右，始终健全肥壮如一只小豚。四岁时母亲一面告给我认方字，外祖

母一面便给我糖吃，到认完六百生字时，腹中生了蛔虫，弄得黄瘦异

常，只得每天用草药蒸鸡肝当饭。那时节我就已跟随了两个姐姐，到一

个女先生处上学。那人既是我的亲戚，我年龄又那么小，过那边去念

书，坐在书桌边读书的时节较少，坐在她膝上玩的时间或者较多。

到六岁时，我的弟弟方两岁，两人同时出了疹子。时正六月，日

夜皆在吓人高热中受苦。又不能躺下睡觉，一躺下就咳嗽发喘。又不要

人抱，抱时全身难受。我还记得我同我那弟弟两人当时皆用竹簟卷好，

同春卷一样，竖立在屋中阴凉处。家中人当时业已为我们预备了两具小

小棺木搁在廊下。十分幸运，两人到后居然全好了。我的弟弟病后家

中特别为他请了一个壮实高大的苗妇人照料，照料得法，他便壮大异

常。我因此一病，却完全改了样子，从此不再与肥胖为缘，成了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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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儿精了。

六岁时我已单独上了私塾。如一般风气，凡是私塾中给予小孩子

的虐待，我照样也得到了一份。但初上学时我因为在家中业已认字不

少，记忆力从小又似乎特别好，比较其余小孩，可谓十分幸福。第二年

后换了一个私塾，在这私塾中我跟从了几个较大的学生，学会了顽劣孩

子抵抗顽固塾师的方法，逃避那些书本去同一切自然相亲近。这一年的

生活形成了我一生性格与感情的基础。我间或逃学，且一再说谎，掩饰

我逃学应受的处罚。我的爸爸因这件事十分愤怒，有一次竟说若再逃学

说谎，便当砍去我一个手指。我仍然不为这话所恐吓，机会一来时总不

把逃学的机会轻轻放过。当我学会了用自己眼睛看世界一切，到不同社

会中去生活时，学校对于我便已毫无兴味可言了。

我爸爸平时本极爱我，我曾经有一时还作过我那一家的中心人

物。稍稍害点病时，一家人便光着眼睛不睡眠，在床边服侍我，当我

要谁抱时谁就伸出手来。家中那时经济情形还很好，我在物质方面所享

受到的，比起一般亲戚小孩似乎都好得多。我的爸爸既一面只作将军的

好梦，一面对于我却怀了更大的希望。他仿佛早就看出我不是个军人，

不希望我作将军，却告诉我祖父的许多勇敢光荣的故事，以及他庚子年

间所得的一份经验。他因为欢喜京戏，只想我学戏，作谭鑫培。他以为

我不拘作什么事，总之应比作个将军高些。第一个赞美我明慧的就是我

的爸爸。可是当他发现了我成天从塾中逃出到太阳底下同一群小流氓游

荡，任何方法都不能拘束这颗小小的心，且不能禁止我狡猾的说谎时，

我的行为实在伤了这个军人的心。同时那小我四岁的弟弟，因为看护他

的苗妇人照料十分得法，身体养育得强壮异常，年龄虽小，便显得气派

宏大，凝静结实，且极自重自爱，故家中人对我感到失望时，对他便异

常关切起来。这小孩子到后来也并不辜负家中人的期望，二十二岁时便

作了步兵上校。至于我那个爸爸，却在蒙古、东北、西藏各处军队中混

过，民国二十年时还只是一个上校，在本地土著军队里作军医（后改为

中医院长），把将军希望留在弟弟身上，在家乡从一种极轻微的疾病中

便瞑目了。

我有了外面的自由，对于家中的爱护反觉处处受了牵制，因此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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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疏忽了我的生活时，反而似乎使我方便了好些。领导我逃出学塾，

尽我到日光下去认识这大千世界微妙的光，稀奇的色，以及万汇百物的

动静，这人是我一个张姓表哥。他开始带我到他家中橘柚园中去玩，到

城外山上去玩，到各种野孩子堆里去玩，到水边去玩。他教我说谎，用

一种谎话对付家中，又用另一种谎话对付学塾，引诱我跟他各处跑去。

即或不逃学，学塾为了担心学童下河洗澡，每到中午散学时，照例必在

每人手心中用朱笔写个大字，我们尚依然能够一手高举，把身体泡到河

水中玩个半天。这方法也亏那表哥想出的。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

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同水不

能分离。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

极大的关系。我最初与水接近，便是那荒唐表哥领带的。

现在说来，我在作孩子的时代，原本也不是个全不知自重的小孩

子。我并不愚蠢。当时在一班表兄弟中和弟兄中，似乎只有我那个哥哥

比我聪明，我却比其他一切孩子懂事。但自从那表哥教会我逃学后，我

便成为毫不自重的人了。在各样教训各样方法管束下，我不欢喜读书的

性情，从塾师方面，从家庭方面，从亲戚方面，莫不对于我感觉得无多

希望。我的长处到那时只是种种的说谎。我非从学塾逃到外面空气下不

可，逃学过后又得逃避处罚。我最先所学，同时拿来致用的，也就是根

据各种经验来制作各种谎话。我的心总得为一种新鲜声音，新鲜颜色，

新鲜气味而跳。我得认识本人生活以外的生活。我的智慧应当从直接生

活上吸收消化，却不须从一本好书一句好话上学来。似乎就只这样一个

原因，我在学塾中，逃学记录点数，在当时便比任何一人都高。

离开私塾转入新式小学时，我学的总是学校以外的。到我出外自

食其力时，我又不曾在职务上学好过什么。二十年后我“不安于当前事

务，却倾心于现世光色，对于一切成例与观念皆十分怀疑，却常常为人

生远景而凝眸”，这分性格的形成，便应当溯源于小时在私塾中的逃学

习惯。

自从逃学成习惯后，我除了想方设法逃学，什么也不再关心。

有时天气坏一点，不便出城上山里去玩，逃了学没有什么去处，

我就一个人走到城外庙里去。本地大建筑在城外计三十来处，除了庙宇



·004·

就是会馆和祠堂。空地广阔，因此均为小手工业工人所利用。那些庙里

总常常有人在殿前廊下绞绳子，织竹簟，做香，我就看他们做事。有人

下棋，我看下棋。有人打拳，我看打拳。甚至于相骂，我也看着，看他

们如何骂来骂去，如何结果。因为自己既逃学，走到的地方必不能有熟

人，所到的必是较远的庙里。到了那里，既无一个熟人，因此什么事都

只好用耳朵去听，眼睛去看，直到看无可看听无可听时，我便应当设计

打量我怎么回家去的方法了。

来去学校我得拿一个书篮。内中有十多本破书，由《包句杂

志》、《幼学琼林》到《论语》、《诗经》、《尚书》通常得背诵。分

量相当沉重。逃学时还把书篮挂到手肘上，这就未免太蠢了一点。凡这

么办的可以说是不聪明的孩子。许多这种小孩子，因为逃学到各处去，

人家一见就认得出，上年纪一点的人见到时就会说：“逃学的，赶快跑

回家挨打去，不要在这里玩。”若无书篮可不必受这种教训。因此我们

就想出了一个方法，把书篮寄存到一个土地庙里去。那地方无一个人看

管，但谁也用不着担心他的书篮。小孩子对于土地神全不缺少必需的敬

畏，都信托这木偶，把书篮好好地藏到神座龛子里去，常常同时有五个

或八个，到时却各人把各人的拿走，谁也不会乱动旁人的东西。我把

书篮放到那地方去，次数是不能记忆了的，照我想来，次数最多的必

定是我。

逃学失败被家中学校任何一方面发觉时，两方面总得各挨一顿

打。在学校得自己把板凳搬到孔夫子牌位前，伏在上面受笞。处罚过后

还要对孔夫子牌位作一揖，表示忏悔。有时又常常罚跪至一根香时间。

我一面被处罚跪在房中的一隅，一面便记着各种事情，想象恰如生了一

对翅膀，凭经验飞到各样动人事物上去。按照天气寒暖，想到河中的鳜

鱼被钓起离水以后拨剌的情形，想到天上飞满风筝的情形，想到空山中

歌呼的黄鹂，想到树木上累累的果实。由于最容易神往到种种屋外东西

上去，反而常把处罚的痛苦忘掉，处罚的时间忘掉，直到被唤起以后为

止，我就从不曾在被处罚中感觉过小小冤屈。那不是冤屈。我应感谢那

种处罚，使我无法同自然接近时，给我一个练习想象的机会。

家中对这件事自然照例不大明白情形，以为只是教师方面太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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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失，因此又为我换一个教师。我当然不能在这些变动上有什么异议。

这事对我说来，我倒又得感谢我的家中。因为先前那个学校比较近些，

虽常常绕道上学，终不是个办法，且因绕道过远，把时间耽误太久时，

无可托词。现在的学校可真很远很远了，不必包绕偏街，我便应当经过

许多有趣味的地方了。从我家中到那个新的学塾里去时，路上我可看到

针铺门前永远必有一个老人戴了极大的眼镜，低下头来在那里磨针。又

可看到一个伞铺，大门敞开，作伞时十几个学徒一起工作，尽人欣赏。

又有皮靴店，大胖子皮匠，天热时总腆出一个大而黑的肚皮（上面有一

撮毛！）用夹板上鞋。又有剃头铺，任何时节总有人手托一个小小木

盘，呆呆的在那里尽剃头师傅刮脸。又可看到一家染坊，有强壮多力的

苗人，踹在凹形石碾上面，站得高高的，手扶着墙上横木，偏左偏右的

摇荡。又有三家苗人打豆腐的作坊，小腰白齿头包花帕的苗妇人，时

时刻刻口上都轻声唱歌，一面引逗缚在身背后包单里的小苗人，一面用

放光的红铜勺舀取豆浆。我还必须经过一个豆粉作坊，远远的就可听到

骡子推磨隆隆的声音，屋顶棚架上晾满白粉条。我还得经过一些屠户肉

案桌，可看到那些新鲜猪肉砍碎时尚在跳动不止。我还得经过一家扎冥

器出租花轿的铺子，有白面无常鬼，蓝面阎罗王，鱼龙，轿子，金童玉

女。每天且可以从他那里看出有多少人接亲，有多少冥器，那些定做的

作品又成就了多少，换了些什么式样。并且还常常停顿下来，看他们贴

金敷粉，涂色，一站许久。

我就欢喜看那些东西，一面看一面明白了许多事情。

每天上学时，我照例手肘上挂了那个竹书篮，里面放十多本破

书。在家中虽不敢不穿鞋，可是一出了大门，即刻就把鞋脱下拿到手

上，赤脚向学校走去。不管如何，时间照例是有多余的，因此我总得绕

一节路玩玩。若从西城走去，在那边就可看到牢狱，大清早若干人戴了

脚镣从牢中出来，派过衙门去挖土。若从杀人处走过，昨天杀的人还没

有收尸，一定已被野狗把尸首咋碎或拖到小溪中去了，就走过去看看那

个糜碎了的尸体，或拾起一块小小石头，在那个污秽的头颅上敲打一

下，或用一木棍去戳戳，看看会动不动。若还有野狗在那里争夺，就

预先拾了许多石头放在书篮里，随手一一向野狗抛掷，不再过去，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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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远地看看，就走开了。

既然到了溪边，有时候溪中涨了小小的水，就把裤管高卷，书篮

顶在头上，一只手扶着，一只手照料裤子，在沿了城根流去的溪水中走

去，直到水深齐膝处为止。学校在北门，我出的是西门，又进南门，再

绕从城里大街一直走去。在南门河滩方面我还可以看一阵杀牛，机会好

时恰好正看到那老实可怜畜牲放倒的情形。因为每天可以看一点点，杀

牛的手续同牛内脏的位置，不久也就被我完全弄清楚了。再过去一点就

是边街，有织簟子的铺子，每天任何时节皆有几个老人坐在门前小凳子

上，用厚背的钢刀破篾，有两个小孩子蹲在地上织簟子。（我对于这一

行手艺所明白的种种，现在说来似乎比写字还在行。）又有铁匠铺，制

铁炉同风箱皆占据屋中，大门永远敞开着，时间即或再早一些，也可以

看到一个小孩子两只手拉着风箱横柄，把整个身子的分量前倾后倒，风

箱于是就连续发出一种吼声，火炉上便放出一股臭烟同红光。待到把赤

红的热铁拉出搁放到铁砧上时，这个小东西，赶忙舞动细柄铁锤，把铁

锤从身背后扬起，在身面前落下，火花四溅地一下一下打着。有时打的

是一把刀，有时打的是一件农具。有时看到的又是这个小学徒跨在一条

大板凳上，用一把凿子在未淬水的刀上起去铁皮，有时又是把一条薄薄

的钢片嵌进熟铁里去。日子一多，关于任何一件铁器的制造程序，我也

不会弄错了。边街又有小饭铺，门前有个大竹筒，插满了用竹子削成的

筷子。有干鱼同酸菜，用钵头装满放在门前柜台上。引诱主顾上门，意

思好像是说：“吃我，随便吃我，好吃！”每次我总仔细看看，真所谓

“过屠门而大嚼”，也过了瘾。

我最欢喜天上落雨，一落了小雨，若脚下穿的是布鞋，即或天气

正当十冬腊月，我也可以用恐怕湿却鞋袜为辞，有理由即刻脱下鞋袜赤

脚在街上走路。但最使人开心事，还是落过大雨以后，街上许多地方已

被水所浸没，许多地方阴沟中涌出水来，在这些地方照例常常有人不能

过身，我却赤着两脚故意向深水中走去。若河中涨了大水，照例上游会

漂流得有木头、家具、南瓜同其他东西，就赶快到横跨大河的桥上去看

热闹。桥上必已经有人用长绳系定了自己的腰身，在桥头上待着，注目

水中，有所等待。看到有一段大木或一件值得下水的东西浮来时，就踊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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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一跃，骑到那树上，或傍近物边，把绳子缚定，自己便快快地向下游

岸边泅去，另外几个在岸边的人把水中人援助上岸后，就把绳子拉着，

或缠绕到大石上大树上去，于是第二次又有第二人来在桥头上等候。我

欢喜看人在洄水里扳罾，巴掌大的活鲫鱼在网中蹦跳。一涨了水，照例

也就可以看这种有趣味的事情。照家中规矩，一落雨就得穿上钉鞋，我

可真不愿意穿那种笨重钉鞋。虽然在半夜时有人从街巷里过身，钉鞋声

音实在好听，大白天对于钉鞋，我依然毫无兴味。

若在四月落了点小雨，山地里田塍上各处都是蟋蟀声音，真使人

心花怒放。在这些时节，我便觉得学校真没有意思，简直坐不住，总得

想方设法逃学上山去捉蟋蟀。有时没有什么东西安置这小东西，就走到

那里去，把第一只捉到手后又捉第二只，两只手各有一只后，就听第三

只。本地蟋蟀原分春秋二季，春季的多在田间泥里草里，秋季的多在人

家附近石罅里瓦砾中，如今既然这东西只在泥层里，故即或两只手心各

有一匹小东西后，我总还可以想方设法把第三只从泥土中赶出，看看若

比较手中的大些，即开释了手中所有，捕捉新的，如此轮流换去，一整

天方捉回两只小虫。城头上有白色炊烟，街巷里有摇铃铛卖煤油的声

音，约当下午三点左右时，赶忙走到一个刻花板的老木匠那里去，很兴

奋地同那木匠说：

“师傅师傅，今天可捉了大王来了！”

那木匠便故意装成无动于衷的神气，仍然坐在高凳上玩他的车

盘，正眼也不看我地说：“不成，要打打得赌点输赢！”

我说：“输了替你磨刀成不成？”

“嗨，够了，我不要你磨刀，你哪会磨刀！上次磨凿子还磨坏了

我的家伙！”

这不是冤枉我，我上次的确磨坏了他一把凿子。不好意思再说磨

刀了，我说：

“师傅，那这样办法，你借给我一个瓦盆子，让我自己来试试这

两只谁能干些好不好？”我说这话时真怪和气，为的是他以逸待劳，若

不允许我还是无办法。

那木匠想了想，好像莫可奈何才让步的样子，“借盆子得把战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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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只给我，算作租钱。”

我满口答应：“那成，那成。”

于是他方离开车盘，很慷慨地借给我一个泥罐子，顷刻之间我就

只剩下一只蟋蟀了。这木匠看看我捉来的虫还不坏，必向我提议：“我

们来比比，你赢了我借你这泥罐一天；你输了，你把这蟋蟀输给我，办

法公平不公平？”我正需要那么一个办法，连说“公平，公平”，于是

这木匠进去了一会儿，拿出一只蟋蟀来同我的斗，不消说，三五回合我

的自然又败了。他的蟋蟀照例却常常是我前一天输给他的。那木匠看看

我有点颓丧，明白我认识那匹小东西，担心我生气时一摔，一面赶忙收

拾盆罐，一面带着鼓励我神气笑笑地说：

“老弟，老弟，明天再来，明天再来！你应当捉好的来，走远一

点。明天来，明天来！”

我什么话也不说，微笑着，出了木匠的大门，空手回家了。

这样一整天在为雨水泡软的田塍上乱跑，回家时常常全身是泥，

家中当然一望而知，于是不必多说，沿老例跪一根香，罚关在空房子

里，不许哭，不许吃饭。等一会儿我自然可以从姐姐方面得到充饥的东

西。悄悄地把东西吃下以后，我也疲倦了，因此空房中即或再冷一点，

老鼠来去很多，一会儿就睡着，再也不知道如何上床的事了。

即或在家中那么受折磨，到学校去时又免不了补挨一顿板子，我

还是在想逃学时就逃学，决不为处罚所恐吓。

有时逃学又只是到山上去偷人家园地里的李子枇杷，主人拿着长

长的竹竿大骂着追来时，就飞奔而逃，逃到远处一面吃那个赃物，一面

还唱山歌气那主人。总而言之，人虽小小的，两只脚跑得很快，什么茨

棚里钻去也不在乎，要捉我可捉不到，就认为这种事很有趣味。

可是只要我不逃学，在学校里我是不至于像其他那些人受处罚

的。我从不用心念书，但我从不在应当背诵时节无法对付。许多书总是

临时来读十遍八遍，背诵时节却居然琅琅上口，一字不遗。也似乎就由

于这份小小聪明，学校把我同一般同学一样待遇，更使我轻视学校。家

中不了解我为什么不想上进，不好好地利用自己聪明用功，我不了解家

中为什么只要我读书，不让我玩。我自己总以为读书太容易了点，把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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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字记记那不算什么稀奇。最稀奇处应当是另外那些人，在他那份习

惯下所做的一切事情。为什么骡子推磨时得把眼睛遮上？为什么刀得烧

红时在水里一淬方能坚硬？为什么雕佛像的会把木头雕成人形，所贴的

金那么薄又用什么方法作成？为什么小铜匠会在一块铜板上钻那么一个

圆眼，刻花时刻得整整齐齐？这些古怪事情太多了。

我生活中充满了疑问，都得我自己去找寻解答。我要知道的太

多，所知道的又太少，有时便有点发愁。就为的是白日里太野，各处

去看，各处去听，还各处去嗅闻，死蛇的气味，腐草的气味，屠户身上

的气味，烧碗处土窑被雨以后放出的气味，要我说来虽当时无法用言语

去形容，要我辨别却十分容易。蝙蝠的声音，一只黄牛当屠户把刀插进

它喉中时叹息的声音，藏在田塍土穴中大黄喉蛇的鸣声，黑暗中鱼在水

面拨剌的微声，全因到耳边时分量不同，我也记得那么清清楚楚。因此

回到家里时，夜间我便做出无数稀奇古怪的梦。这些梦直到将近二十

年后的如今，还常常使我在半夜里无法安眠，既把我带回到那个“过

去”的空虚里去，也把我带往空幻的宇宙里去。

在我面前的世界已够宽广了，但我似乎就还得一个更宽广的世

界。我得用这方面得到的知识证明那方面的疑问。我得从比较中知道谁

好谁坏。我得看许多业已由于好询问别人，以及好自己幻想所感觉到的

世界上的新鲜事情新鲜东西。结果能逃学时我逃学，不能逃学我就只好

做梦。

照地方风气说来，一个小孩子野一点的，照例也必须强悍一点，

才能各处跑去。因为一出城外，随时都会有一样东西突然扑到你身边

来，或是一只凶恶的狗，或是一个顽劣的人。无法抵抗这点袭击，就不

容易各处自由放荡。一个野一点的孩子，即或身边不必时时刻刻带一把

小刀，也总得带一削光的竹块，好好地插到裤带上，遇机会到时，就取

出来当作武器。尤其是到一个离家较远的地方去看木傀儡戏，不准备厮

杀一场简直不成。你能干点，单身往各处去，有人挑战时，还只是一人

近你身边来恶斗。若包围到你身边的顽童人数极多，你还可挑选同你精

力相差不大的一人，你不妨指定其中一个说：

“要打吗？你来。我同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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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时也只那一个人拢来。被他打倒，你活该，只好伏在地上尽他

压着痛打一顿。你打倒了他，他活该，把他揍够后你可以自由走去，谁

也不会追你，只不过说句“下次再来”罢了。

可是你根本上若就十分怯弱，即或结伴同行，到什么地方去时，

也会有人特意挑出你来殴斗。应战你得吃亏，不答应你得被仇人与同伴

两方面奚落，顶不经济。

感谢我那爸爸给了我一份勇气，人虽小，到什么地方去我总不害

怕。到被人围上必须打架时，我能挑出那些同我不差多少的人来，我的

敏捷同机智，总常常占点上风。有时气运不佳，不小心被人摔倒，我还

会有方法翻身过来压到别人身上去。在这件事上我只吃过一次亏，不是

一个小孩，却是一只恶狗，把我攻倒后，咬伤了我一只手。我走到任何

地方去都不怕谁，同时因换了好些私塾，各处皆有些同学，大家既都逃

过学，便有无数朋友，因此也不会同人打架了。可是自从被那只恶狗攻

倒过一次以后，到如今我却依然十分怕狗。（有种两脚狗我更害怕，对

付不了。）

至于我那地方的大人，用单刀、扁担在大街上决斗本不算回事。

事情发生时，那些有小孩子在街上玩的母亲，只不过说：“小杂种，站

远一点，不要太近！”嘱咐小孩子稍稍站开点儿罢了。本地军人互相砍

杀虽不出奇，行刺暗算却不作兴。这类善于殴斗的人物，有军营中人，

有哥老会中老幺，有好打不平的闲汉，在当地另成一帮，豁达大度，谦

卑接物，为友报仇，爱义好施，且多非常孝顺。但这类人物为时代所陶

冶，到民五以后也就渐渐消灭了。虽有些青年军官还保存那点风格，风

格中最重要的一点洒脱处，却为了军纪一类影响，大不如前辈了。

我有三个堂叔叔两个姑姑都住在城南乡下，离城四十里左右。那

地方名黄罗寨，出强悍的人同猛鸷的兽。我爸爸三岁时，在那里差一点

险被老虎咬去。我四岁左右，到那里第一天，就看见四个乡下人抬了一

只死虎进城，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我还有一个表哥，住在城北十里地名长宁哨的乡下，从那里再过

去十里便是苗乡。表哥是一个紫色脸膛的人，一个守碉堡的战兵。我

四岁时被他带到乡下去过了三天，二十年后还记得那个小小城堡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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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时鼓角的声音。

这战兵在苗乡有点威信，很能喊叫一些苗人。每次来城时，必为

我带一只小斗鸡或一点别的东西。一来为我说苗人故事，临走时我总不

让他走。我喜欢他，觉得他比乡下叔父能干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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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萧

乡下人吹唢呐接媳妇，到了十二月是成天有的事情。

唢呐后面一顶花轿，四个伕子平平稳稳的抬着，轿中人被铜锁锁

在里面，虽穿了平时不上过身的体面红绿衣裳，也仍然得荷荷大哭。在

这些小女人心中，做新娘子，从母亲身边离开，且准备作他人的母亲，

从此将有许多事情等待发生。像做梦一样，将同一个陌生男子汉在一个

床上睡觉，做着承宗接祖的事情，当然十分害怕，所以照例觉得要哭，

就哭了。

也有做媳妇不哭的人。萧萧做媳妇就不哭。这女人没有母亲，从

小寄养到伯父种田的庄子上，出嫁只是从这家转到那家。因此到那一天

这女人还只是笑。她又不害羞，又不怕，她是什么事也不知道，就做了

人家的媳妇了。

萧萧做媳妇时年纪十二岁，有一个小丈夫，年纪三岁。丈夫比她

年少九岁，还在吃奶。地方规矩如此，过了门，她喊他做弟弟。她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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